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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被副业“割了韭菜”

一些人意识到本职工作的不稳
定，试图从事副业缓解焦虑；一些人想
要通过副业增加更多收入；也有一些
人想要通过副业拓展更多技能……清
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李锋亮
表示，无论何种原因，年轻人从事副业
是想让生活变得更好，值得鼓励，但切
忌急于求成，盲目跟风。

第一，要分清主次，不要本末倒
置。李锋亮说，现代社会知识与技
术更新快，一方面一项工作需要职
场人不断学习才能胜任，另一方面
花费更多精力投入本职工作才有可
能保持竞争优势。“开展副业的前提
是在完成主业的基础上有多余的时
间和精力，不要看见人家都在搞副
业，自己也跟风，做好当下的主业才
能为发展副业提供支撑。”

第二，开拓副业需制定清晰的
计划和目标。林泽皓建议，一旦决

定开拓副业，不仅要确定自己适合
从事的领域，也要充分考虑其市场
前景。她表示，近几年短视频行业
十分火热，身边不少年轻人尝试通
过拍摄短视频走上快速致富的道
路。但是大部分对短视频运作流
程不熟悉，也不清晰拍摄视频的主
题和定位人群。“看着某类视频火，
也跟风去拍，殊不知大家都在拍，
市场早已饱和，最终发出去的视频
根本吸引不了流量。”

第三，副业的发展最好和主业
相关，立足自身所能。李锋亮表示，
最好的副业是能够有效利用自己主
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在副业中积
累的知识、技能与经验有助于促进
主业进步。

“不管是主业还是副业，都需要
认真付出时间和精力才能有收获。”
李锋亮说。 （半月谈）

拍短视频、做家教、兼职翻译……头脑一热“入坑”被“割了韭菜”

搞副业不小心搞成了“负”业

已去世的人，居然到村卫生站就
诊，不仅买了药、付了钱，还在医保平
台报了账。这样的事情，此前就出现
在四川省乐山市沐川县大楠镇石碑
村。

去年7月，沐川县纪委监委工作
人员在县医保中心开展监督检查时，
一笔蹊跷的就诊费引起了督查组成
员王俊秀的注意。系统显示，石碑村
村民吴某在2018年 11月就已经去
世，但2019年6月至11月这段时间，
却出现了吴某的5次就诊记录。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随即，该
县纪委监委对发现的这一问题进行
了初核。

原来，在脱贫攻坚期间，民政部
门每年底都为五保户、低保户等人群
统一购买次年的医疗保险。农村参
保人员在村卫生站就诊后，除去自费
部分，每年最高可报销160元的门诊
费用，由县医疗保险服务中心从医保
基金中每月结算给门诊机构。

初步核实情况后，核查人员将目
标锁定在石碑村村医杨久贵身上。

核查组来到石碑村卫生站，向杨
久贵了解情况，现场调取医保平台上
吴某的就诊信息。谈话中，杨久贵承
认了以死亡人员吴某名义套取医保
资金的事实。

“杨医生，我爸爸去世了，去年底
买的医保，要不要去注销？”据杨久贵
交代，自己套取医保资金的想法源自
一次政策解答。此前，吴某的儿子向
其询问医保政策，他解答完问题后突
发奇想，“如果用吴某的身份信息就
诊，不就可以从医保中心申请报账了
吗？”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杨久贵便利
用手中掌握的信息和权限去做了。
第一次，他随意编造了吴某“就诊费”
19.9元试水，成功报销。之后，他又4
次以吴某名义就诊，报销门诊费用，
骗取医保基金统筹支付。

至2019年底，吴某购买的医疗
保险过期，不可能再以其名义报账。
此时杨久贵又得知低保户袁某去世，
他又如法炮制，以袁某的名义骗取医
保资金。

就这样，杨久贵先后10次虚构
已死亡村民就诊信息，骗取医保资
金。最终，杨久贵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违纪款予以追缴。

针对案件暴露出的漏洞，沐川县
纪委监委及时向县医疗保险服务中
心发出监察建议书，责令完善医保
报账平台系统，加强日常监督管
理。同时，在全县开展死亡人员享
受低保、五保、社保资金专项清理，
发现问题线索 7条，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5人，同步推进规范报送死亡、
服刑、失联(踪)等人员信息制度，切
实堵塞制度漏洞，保障惠民资金精
准发放。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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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的林泽皓在研究生
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国企广告公
司工作。面对不定期的加班和
不算丰厚的工资，她选择发展
副业——拍摄短视频。一到休
息时间或者恰逢不加班的节假
日，林泽皓便和男朋友研究短
视频平台的热门视频和拍摄手
法，最终选择定位“情侣剧情
类”题材。

通过前期“试水”，林泽皓
的账号收获不少粉丝。为吸引
更多流量，林泽皓选择每天更
新。“当时下班再累，也会跟男
朋友商量拍摄的脚本，赶在一
天结束之前将视频发出。”

半年的坚持，让林泽皓收
获近100万粉丝，她也辞去本
职工作，专心做短视频。

相比林泽皓在副业上的成
功，记者调研发现，更多年轻人
正因发展副业而陷入焦虑。

余小姐是上海某信息科技
公司员工，也兼职做某社群团
购商的店长。她表示，每个月
的收入会因为订单量有所浮
动，大概在3000元到6000元
之间，订单量大的月份收入会
超过主业。

虽然工作都是线上操作，
时间比较自由，但余小姐有自
己的烦恼，例如每天在朋友圈
频繁发布产品让部分好友觉得
厌烦，兼职公司不定期的线上
培训活动占用本职工作时间
等。

“干这个虽然收入还算可
观，但总感觉影响工作和人际
交往，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想放
弃又不甘心的状态。”余小姐
说。

和余小姐抱有同样心态的
年轻人不在少数。90后女生
张丹在广州经营一家线下服
装店，每天兼职开网约车。

“线下生意没有以前好做了，
多打一份工赚点租金。”张丹
坦言，主业已经消耗掉很多时
间和精力，做副业时经常感到
丧失耐心。

招聘网站前程无忧2021年发布
的职场人副业调查显示，拥有副业的
职场人中，有一半其副业收入不到主
业的20%，仅有约6%的受访者表示
副业收入高于主业收入。记者调研
发现，一些年轻人不仅没有在副业上
赚到钱，反倒“花钱买教训”。

现供职于广东某银行的周静就
有被副业培训广告坑过的经历。她
表示去年在网络上看到“配音培训
班”的广告，称会对学员进行专业配
音培训，学成后联络专业平台派单。

“交了599元培训费后才发现
课程很水，而且后期也没有给资源，
作为业余人士基本上接不到专业平
台的单子，只能当钱打水漂了。”周
静说。

“三个月学会配音”“六个月学
会Python”“零基础小白也可以变
身剪辑大师”……如今的短视频平
台和社交平台上充斥着诸如“配音”

“编程”“剪辑”等速成班，打出“低门
槛”“高回报”的诱人旗号招揽学员。

一些急于求成的年轻人对这些
广告不加甄别，就头脑一热“入了
坑”。前期投入数千元，结果只学到
了皮毛，根本不能达到行业的准入
门槛。

此外，记者调研发现，一些网络
平台也在无形中制造副业焦虑。例
如，在某热门社交平台搜索“副业”，
会出现带有“你身边的年轻人都在
从事副业”“年轻人，是该想想你的
副业了”等字眼的推文，副业被包装
成职业“刚需”，激起不少年轻人的
焦虑。

在某互联网公司工作的邓阳正
饱受副业焦虑困扰。他表示，近几
年身边部分同事被裁，自己的失业
压力倍增。网上不少文章都在分析
副业的必要性，他也在考虑要不要
多条出路。

“我知道网络上所谓的‘赚快
钱’的副业并不靠谱，但实在找不到
适合自己的副业，真害怕有一天主
业也没了。”邓阳说。

副业焦虑，与副业无关

发展副业
有人欢喜有人忧


